出狱后 CZ 首现谈监狱生活与未来：做教育需要时间 我现在有的是
整理：律动 BlockBeats
本届 Binance 区块链周最大的期待终于来了。刚结束 4 个月狱中生活的 Binance 创始人赵长鹏（CZ）现身主会场，并聊了一些关于狱中生活、Binance、教育项目，以及 AI 的话题。这也是 CZ 出狱后的首次现身。
43 亿美元罚款、叠加 4 个月的美国牢狱生活后，为了自由付出极大代价的 CZ 看起来比较 chill，手臂线条比之前更加明显。在今年比特币这条 7 万美元历史新高的路上，我们时隔一年左右能再次听到 CZ 的声音，也是个非常不错的 Uptober 最后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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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演讲全文：
Austin：我是 Austin，来自 Altcoin Daily，CZ，这是你出来后的第一次采访，你在监狱的经历如何，肯定不怎么好吧？
CZ：确实不如现在有趣，整个经历非常受限，自由被剥夺，没什么事可做，但这也让我有了大量时间去反思。我学到了很多重要的教训，比如，当一切被剥夺时，你最想念的是什么？对我来说，最想念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我想念我的孩子、家人、朋友、同事以及社区。其他东西我也想念，但远不及对人的思念那么强烈。你会想念食物、舒服的床，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影响不大，这段经历让我重新聚焦了生活中的优先事项。
Austin：你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判决吗？
CZ：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个认罪协议，我同意了协议的一些条款，并且不打算对此发表负面评价，我接受了这个结果。
至于判刑方面，我得到了四个月的监禁。法官的工作很艰难，不同立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会觉得太轻，有些人会觉得太重。对于我所犯的罪——即违反银行保密法——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人因为单一违规而被判刑，而我是第一个。
仅在几周前，一家银行因为类似问题被罚了 18 亿美元，但没有任何人被起诉。是否公平对我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法官在法庭上也说了很多我的优点。尽管我被判刑，但与其他人相比，我的刑期确实很短。监狱里大多数人都是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刑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算是幸运的，判决已经过去，我也在向前看。
Austin：在里面你交到朋友了吗？
CZ：是的，你必须交朋友，如果孤立无援可能会很难过活。确实有几个狱警认出了我，还问我应该买什么币。我只能说我在里面没有网络，也没有任何加密货币的资讯。
我结识了几位朋友，至今还保持联系。老实说，监狱里有很多好人，他们很多因为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被判了很长的刑期。遇到的同伴大多很友善，尽管有个别狱警态度稍显冷漠，但我并没有受到任何身体伤害。从这个角度看，我算是非常幸运的。
在入狱前，监狱顾问（这是一个行业）给了我很多建议。他们警告我不要在账户里存太多钱，只存五十美元。而我进去后发现其他人账户里都有两百美元，倒显得我成了「穷人」。总体来说，我没有遇到什么问题，还认识了一些朋友，现在也在尽力帮他们通过法律途径来减刑。
另外，监狱里有一位朋友叫迈克尔，他因为四十年前的持有大麻案件入狱，待了 27 年，而如今大麻已经合法了。他在监狱期间还获得了大学学位，读了六本书。那里确实有一些很优秀的人才，但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很难实现这些。每次我能用 15 分钟电脑，15 分钟后就会被自动踢下线，而且电脑不能粘贴，只能手动输入。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写一段文字想调整位置，只能重写。而在迈克尔的那个年代，甚至连电脑都没有。所以，虽然条件艰苦，但很多人依然努力学习、读书、拿到学位，那里有很多很好的人
和 Binance 的关系以及对行业趋势的判断
Austin ：你现在和 Binance 是什么关系？
CZ：我已经卸任 CEO 职务，不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我的股东权利并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依然是币安的大股东。我仍然可以要求获得一些信息，但不能做决策或下达指令。总体来说，关系还是挺好的，现在有一群其他人在努力工作，而我则被「强制退休」了。刚开始的第一个月有点难受，情感上很难割舍，因为这家公司我投入了很多心血，持续了七年。
但我一直认为，一个 CEO 的任期最好不要超过十年，因为世界在不断变化。现在有了 AI，我以前没有花太多时间去了解它，也没有时间深入了解 DeFi 等细节。所以现在回过头看，被迫退下来其实也有很多好处。如果我自己主动辞职，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撑不住了，但现在是被迫的，所以也没有人抱怨。
此外，现在我有更多时间，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尽管我的声誉有所变化，但我依然重视曾经的成就，这表明没有欺诈行为，也没有用户损失资金。所以在某些方面，我的声誉仍然很稳固。另外，我也并不年轻了，但也不算太老，还有精力去做更多的事情。能有现在这种自由和资源去做想做的事情，确实是很幸运的。
Austin：听说你被终身禁止管理任何加密货币交易所，这是真的吗？你还会继续投资加密项目吗？
CZ：当然，首先，根据我的理解，「终身」和「禁止」这两个词并没有出现在我与政府的协议中。协议内容是我卸任 CEO，并没有时间限制。不过协议可以更新，政府也会变。但我没有计划再回去担任 CEO 的职务，我觉得团队做得很好，不需要我回去，即便有机会我也不想回去。我认为「终身禁止」这种说法只是媒体的夸张，实际协议是公开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当然还会继续投资加密项目。现在我主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谷歌学院，另一个是投资。投资主要集中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这三个领域。我已经不想再亲自领导项目，更想帮助其他创业者去发展他们的公司，为他们提供资金、建议、资源等支持。我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导师，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别人的导师。
Austin：关于 2025 年加密货币的前景，你对未来一年仍然看好吗？
CZ：我会尽量不做任何金融建议，不过，历史并不代表未来，我无法预测未来，但可以分析历史。从历史来看，比特币经历了非常清晰的四年周期。2013 年是牛市，2017 年是牛市，实际上 2012 年是恢复年，很多人没有追溯到那么远。2016 年是恢复年，2017 年一路飙升。2020 年是恢复年，2021 年是牛市。今年则回到了之前的高点附近。
所以基于现有的分析，2024 年是恢复年，至于明年会发生什么我不清楚，但从长远来看，我对整个行业依然非常看好。我认为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被建立，随着更多人使用加密货币，它的效用价值也会增加。从长远来看，我仍然非常乐观。
Austin：你最看好加密货币的哪些方面？DeFi 还是 meme 币？
CZ：我不打算具体到某个领域，因为这样预测哪个会成为下一个爆点非常困难。比如在 2017 年初，我可能没法预测到 ICO 会成为热点，但到 6 月趋势就非常明显了，所以这取决于哪些项目在某些小众领域爆发。今天上午我见了一些创业者，他们将 AI 与区块链结合，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如果其中一个项目爆发，那么这个领域就会变大。很难预测，但我会继续支持行业中的其他建设者，看看会发生什么。
对监管的看法
Austin：关于立法，你怎么看未来加密的监管走向？
CZ：目前的立法在逐步改善，在一些国家，比如这里，进展很快。在一些大国，由于部门多、人员多，进展会慢一些。但总体来说，趋势是积极的。我举个例子，今年四月中旬，伊丽莎白·沃伦宣布要打击加密货币，就在我判刑的前一周。结果到六月，特朗普公开支持加密货币，到六月底两党都支持加密货币，而我还在监狱里。所以这也说明了，当人们需要加密货币时，政府也会作出回应。因此，我认为整体方向是积极的。
Austin：我住在美国，从我的视角来看，加密货币已经是一个重要的选举议题。你认为哈里斯或特朗普谁对加密货币更友好？
CZ：哦，我完全没有想法。我不会评论任何选举话题，因为我已经与美国法律打交道够多了。我知道美国有选举干预法，任何我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可能被断章取义，所以我不打算接触这个话题，甚至不想接近这个「线」，我只想保持距离。我觉得两党都支持加密货币，这已经很好了。
Austin：好，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哪一项政策或立法是最重要的？
CZ：我认为最基础的一点就是对加密货币的分类。现在有很多争议，比如在大多数其他国家，他们将加密货币视为货币。，本已经认可比特币为一种货币，很多其他国家也将比特币视为加密货币。当然，加密货币有不同类型，这取决于具体的币种。但在美国，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争论点，我不想过多评论。
关于 Giggle Academy
Austin：假设一年后的今天，我们在 2025 年 Binance 区块链周的舞台上见面，不一定是关于价格，但您觉得比特币或加密货币会处于什么位置？
CZ：预测一年后的事确实很难，不过我认为历史可能会重演，我们的未来将会在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
Austin：我很喜欢这个预测，CZ，您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CZ：我现在至少一半的时间都投入在 Giggle Academy 这个项目上，我认为这个项目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影响力，虽然它不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
Austin：能向不熟悉的人解释一下 Giggle Academy 是什么吗？
CZ：它是一个数字化教育平台，专门为那些无法获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服务。目前全球有大约 7 亿到 8 亿成年人不识字，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另外，根据不同的报告，还有大约 3 到 5 亿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也就是说，全球约有 12 亿到 13 亿人无法获得教育机会，主要集中在非常贫困的地区。
许多教育类的应用程序和项目都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开展，更多是对现有教育系统的补充。而我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技术能力，结合游戏开发者、图形设计师、教师和 AI，制作应用程序或工具，为需要教育的人提供服务，且不依赖教师。
在那些地方，教师的成本很高，而且缺少教师。如果要派教师到那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但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互动的应用程序以数字化的方式提供教育，主要是在安卓平台上，因为安卓设备在这些地区价格更低。
如果我们能帮助 1 亿人获得教育，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并不在意有没有经济回报，而且我认为这也不需要太多资金。
今天，全球 80 亿人口中，大约有 10 亿人每天在学校学习，平均一个班级 30 人或 50 人，全球约有 2000 万教师。但是你想想，教授一年级的英语有多少种不同的方法呢？我们每天重复数百万次类似的教学过程，如果能把这些内容制作成应用，再加上 AI 支持，让它能够互动式地回答问题。虽然前期投资可能较高，需要几百万美元，但一旦 AI 引擎完成，以后每门课程的成本可能就是一百万美元左右。12 个年级，12 门课程，30 个科目，总计大约 3 亿美元。即使加上大量的缓冲，也就 10 亿美元。我认为，我们可以创造出满足今天所有教育需求的内容，并涵盖 500 种语言。
美国政府每年在教育上的支出是 1000 亿美元，而我们只需要不到 2% 的资金就可以为那些没有教育机会的孩子提供教育，甚至我们可以做到比传统的面授更好。在一个 30 人的课堂里，教学节奏受限于进度最慢的学生；而通过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使学生在强项上快速进阶。在积累大量数据后，我们还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找到工作。比如，8 岁的小孩可以做标注工作，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
我的侄子从 12 岁开始就管理了一个有 14,000 名游戏玩家的飞行模拟社区，16 岁的孩子可以做客户支持工作，比如回答常见问题，15、16 岁的孩子可以做游戏测试员或编码员。所以我想让孩子们更早进入工作岗位，而不仅是拿到大学或高中文凭。
我们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比如，这个孩子在数学方面名列前茅，处于前 10% 的水平，并完成了许多项目；其他孩子情商高，通过平台志愿辅导年幼的孩子等等。这样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们早日找到工作，从而帮助他们的家庭、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
当然，电子化的数字教育缺乏人际互动，但也有其优势。我的设想是让年长的孩子辅导和互动带动小一点的孩子来弥补人际互动的缺失。比如体育课，在线教学很难实现，但平台可以组织 15 岁的孩子带领 7 岁的孩子一起做活动，15 岁的孩子可以因此获得积分或学分。当雇主来招聘时，这样的孩子自然会优先被选择。
我们可以在平台中设计出很多不同的互动方式，但我们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 AI 能够稳定地生成一致的视频内容。这个任务看似简单，但对于 AI 来说却是一个难题。目前，教师可以快速制作内容，比如 PPT，但这些内容通常是为教师自己授课设计的。
然而在没有教师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平台或应用自行传递这些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我们需要非常互动的视频、动画和可爱的元素，这是老师通常无法提供的，而这正是 AI 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现在，没有一个 AI 模型能够生成出理想的内容。我和许多顶尖的 AI 专家探讨过，我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应该在未来几个月到几年内就能解决。一旦突破了这个难题，我们就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传递内容，希望能惠及全球数亿乃至数十亿的孩子和人们，为他们提供免费的教育。
Austin：未来，Giggle Academy 的某些部分会融入 Web3 或区块链吗？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想知道，会有空投活动可以参与吗？
CZ：短期内不会，我不想再涉及发行新代币等事情。所以我们可能会支持已有的代币，比如比特币、以太坊、BNB 等。
我们会构建奖励机制，让系统可以良好运行，但我们可能不需要发行自己的代币。例如，如果我想雇佣客户支持或社区论坛管理员，可以赞助一些 BNB，用这些资金支付给孩子们等等。
另外，今天我发现了另一件有趣的事，就是 AI 公司实际上支付了大量资金来获取平台上由人生成的数据。如果我们让孩子和家长同意将他们的数据提供给 AI 公司进行训练，那么这些孩子在学习发音、学数学等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可以用来训练 AI，家长们可能因此获得 10 到 100 美元不等的报酬。对于我们的目标用户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这样我们可以实现「学即所得」的直接支付方式，而无需使用代币。AI 公司会成为平台的赞助方，所以我们不一定需要发行代币来实现这个模式。
当然，长期来看，我希望逐步将 Web3 的经济模式融入平台中。这是一个从孩子学会说话开始，陪伴他们直到就业的平台。甚至在他们 70 或 80 岁时，仍可以继续学习。到那时，当他们找到工作时，我们可以提议（而不是强制）他们考虑在未来的一到三年里，将收入的一定比例捐回平台。即使只有少部分人愿意这么做，我认为我们也可以长期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平台。不过这是一个很长远的计划，可能需要十年左右。但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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